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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22年春节档的其他电影相
比，《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无论在演员阵
容或制作规模上，都不算占优势。所以，
当这部原本排片处于相对劣势的春节档
唯一的喜剧，最终逆袭为春节档票房第
二时，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相信“笑”的魅
力——喜剧依然是最受大众欢迎的一种
电影类型。而2021年，喜剧电影《人潮
汹涌》虽然在上映时遭遇排片冷遇，最终
也在年度票房榜位列第16名。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与《人潮汹

涌》分别改编自日本喜剧电影《魔幻时
刻》与《盗钥匙的方法》，但在题材选择、
故事设置等层面，与《半个喜剧》《羞羞
的铁拳》等此前一些口碑较高的原创喜
剧电影有着极其类似的创作思路，也就
共同预示了喜剧电影的一种创作趋势，
即从相对简单直接的动作喜剧，转化为
更复杂高级的情节喜剧。因此，对《这
个杀手不太冷静》和《人潮汹涌》进行剖
析，不是为了更熟练地改编，而是为了
抵达一种更好的原创。

误认模式，使国产喜剧
从“段子喜剧”升级为
“结构喜剧”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和《人潮汹
涌》的原版，都可被归于“误认喜剧”范
畴，即建立在人物身份的误认、错位之
上的喜剧。这是喜剧中最重要的一种

情境设置手法，古典喜剧中经常以此来
构建相对复杂的故事情节，从人物身
份，人物对话到人物行动，都可以由此
带来某种喜剧性，比如莎士比亚的《错
误的喜剧》《第十二夜》。这种错位有时
是主动的，比如《人潮汹涌》中的陈小萌
主动选择与杀手交换人生，有时是被动
的，比如《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魏成功
被女明星和导演欺骗，以为自己在扮演
杀手主角，却被黑帮误认为真杀手。

但无论主动或被动，谎言或误会，
身份错位中都包含一些阴差阳错、误打
盲撞的情节，作品往往围绕人物被误认
为新身份后而出现的一系列尴尬、误
会、危机、急智、窘迫，使这一情境发展
出极其丰富的笑料。具体而言，错位包
含两种情况，一是不适当的人物做不适
当的事情；二是不适当的人物进入不适
当的空间。这两种喜剧情境在《这个杀
手不太冷静》与《人潮汹涌》中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魏成功与

黑帮老大会面的场景，在一个本应紧
张、惊险的情境中，因为魏成功的不知
情（以为自己在演戏），制造出一系列滑
稽搞笑的动作与情节，比如一个翻身跳
上黑帮老大的桌子，耍帅地舔着刀子，
这些夸张的肢体动作使大家目瞪口呆，
也与他之前当群演时喜欢给自己加戏
的人物性格相符合。

在这个紧张又搞笑的情境中，错位
不仅是演员身份（自以为的）与杀手身份
（其他人以为的）之间的错位，也表现为

“不适当的人物呈现出不适当状态”的错
位。一个本应严肃、冷峻、低调的杀手，
变成了一个浮夸、滑稽、怪异的丑角。魏
成功还一次次重复演出这个会面场景，
一次次念自己的开场白，导致黑帮老大
彻底崩溃，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人潮汹涌》中，错位体现在两个人

物彻底互换了身份，而且是两种反差巨
大的身份——杀手与群演。人物进入
了对自己来说全然陌生的环境，开始了
一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其中的身份误
认甚至比《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还要复
杂，因为是双主角，涉及两个人物的身
份错位——一个主动、另一个因为失忆
而被动。当笨拙胆小的群演陈小萌作
为菜鸟杀手去拿尾款时，就表现得特别
慌张、手足无措。相反，当做事极有条
理的杀手周全去当群演时，也体现出了
一种全然不同于小萌的执着、认真，竟
然很快就获得了导演的赏识。贫穷的
小萌进入杀手豪宅时的震惊，与杀手面
对脏乱的破旧房间时的震惊，也形成一
种由环境错位带来的喜剧效果。这个
环境形成的喜剧效果在后面甚至还升
级翻转了一次。杀手周全由于做事严
谨、靠谱，很快就把脏乱的出租屋收拾
得整洁明亮，而群演小萌因为一贯懒
散、粗心，把原本整洁明亮的豪宅变得
乱七八糟。

这些身份错位不仅使影片的故事
情节和戏剧冲突变得复杂，也给人物性
格、故事走向带来一次次的反转，而当
最终身份真相揭示时，也必然会迎来一

个令剧中人物目瞪口呆的突转结局。
在以往的喜剧中，错位手法往往只

在局部情节中出现，被用来制造一些阴
差阳错的喜剧效果，比如开心麻花《半
个喜剧》第一场戏里的误认男友。当错
位的身份误认被当做整个故事的核心
结构时，就超越了插科打诨的表层喜剧
效果，成为一种复杂的结构喜剧；因人
物身份、性格、行为而引发一连串的戏
剧巧合，还能制造某种悬念、危机与紧
张感。《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和《人潮汹
涌》正是通过身份误认的主体结构，将
插科打诨、疯癫无脑、故事荒诞的国产
动作喜剧，转变为一种重视故事与人物
性格的情节喜剧。使国产喜剧从“段子
喜剧”，升级为“结构喜剧”，这是类型叙
事升级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扬长避短，类型融合是
喜剧升级的重要方式

叙事升级的同时，《这个杀手不太冷
静》还在对白喜剧的基础上加入了动作
喜剧的成分。通过类型融合，将不同类
型电影的元素进行糅杂，在身份误认的
设置中，加入了黑帮情节，设置了黑帮老
大、杀手等角色。由此，黑帮电影的枪
战、刺杀等比较刺激的类型元素，顺理成
章地进入了身份误认的喜剧中，在此基
础上制造了一系列动作喜剧效果。

对白喜剧和动作喜剧，是按表现手

段对喜剧所作的分类。二者之间本没有
高下之分，很多经典喜剧都是动作喜剧，
比如卓别林、巴斯特 ·基顿或成龙的作
品。然而，国产动作喜剧这几年却不断
在走下坡路。这是因为，动作喜剧片往
往没有一个固定的故事模式，叙事目标在
于展现一个个相对松散的喜剧桥段——
追逐打闹的肢体笑料。而某些动作喜剧
创作者，往往在作品中只呈现动作喜剧
笑料，却在故事层面浮皮潦草和不思进
取，导致动作喜剧片的桥段性与松散性
等特点被放大扭曲，变成了故事的硬
伤。更何况，这些质量不佳的作品中的
肢体笑料，也远远达不到卓别林或者成
龙动作喜剧中动作的复杂、精巧与技艺
高超。
“身份误认”往往属于对白喜剧，在

故事结构上比较接近一种佳构剧的情节
模式，即情节复杂、讲究，运用精心设计
的布局，离奇反转的情节和紧张的场面
激发观众的兴奋情绪。可以说，身份误
认的情节模式，天然地保证了喜剧的故
事情节的丰富性和趣味性。然而，当代
观众早已习惯了视觉大片带来的视听冲
击，对于只有巧妙情节的佳构剧显然未
必有足够的耐心。因此，当下很多喜剧
都是将动作喜剧与对白喜剧进行结合。

除了融合动作喜剧之外，《这个杀
手不太冷静》还融合了其他亚类型喜剧
的元素，比如片场喜剧与小人物喜剧。
表现电影拍摄过程的片场喜剧，往往因
为真实（片场）/虚构（电影）的双重情
境，使情节与人物更有层次感。而表现

群演想成为主角的小人物喜剧，则能够
带来励志、向上的情绪，最典型的如《喜
剧之王》。现实中默默无名的龙套演员
的困难重重的成长经历，通常最能打动
观众。《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魏成功
的主角梦是阴差阳错的喜剧情节的起
点，但是，他为了安慰朋友父母，五年来
一直坚持扮演去世的朋友，再次提升了
这个小人物片场喜剧的情感力量，产生
了一种让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的情感
效果。

尽管架空的时空使得故事多少有
些悬浮，但《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创作
思路和改编效果，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
之处。创作者通过身份误认模式对喜
剧进行故事升级和类型融合，通过黑帮
元素和片场元素增加故事的娱乐性、刺
激性，从而为类型喜剧找到了更多新的
创作思路，得以扬长避短，在艺术性和
市场性两个方面都更具生命力。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中国文联电
影艺术中心副研究员）

笑着笑着哭了才是真痛

——评电视剧《人世间》

刘起

央视一套开年大剧《人世间》播出过

半，观众赞誉纷至沓来。《人世间》恰如一

江浩荡的生活流，在50年的蜿蜒曲折中

写出了国家发展和老百姓生活的磅礴变

迁，其中流淌的人与人之间的无限情义深

深打动并温暖了观众的心，堪称一部当代

中国的影像心灵史诗。所谓“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

义”，《人世间》正是在这情、义与语之间达

到了高度的艺术平衡，彰显了主题创作中

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新高度。

从光字片出发交织出
《人世间》的有情天地

电视剧善于展现日常生活，已有《平

凡的世界》《金婚》《父母爱情》等珠玉在

前，但《人世间》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将前

述经典恢宏的史诗性与细腻的情感性融

为一体，在经纬交织中熔铸出以光字片

的历史命运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

与百姓生活的缩影。

《人世间》想要表达的是个人、家庭

与群体、城市之间的同构命运。“光字片”

是北方吉春市的边缘棚户区，这里有木

材厂、酱油厂、拖拉机厂、军工厂等，居住

的大多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家庭。这

些家庭里，有如周志刚这样的支援三线

建设的建筑工人，也有“六小君子”这样

的“工二代”，以及周楠、周玥和周聪这样

的第三代。它是光荣与梦想的同义词，

也是困惑与艰难的近义词。电视剧从

1969年周家子女上山下乡为故事起点，

逐步展开了共和国50年发展演进的宏

伟画卷，其中涉及了上山下乡、三线建

设、恢复高考、知青返城、改革开放、反腐

倡廉等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和事

件，而剧中这些工人群体家庭的历史命

运也就随之跌宕起伏。这样，光字片就

有了极典型的意义，成为了中国城市50

年发展的一只“麻雀”，而电视剧也就超

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故事，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中国故事”了。

在注重长时间跨度带来的历史深度

的同时，《人世间》还从空间的角度拓展了

故事的宽度。光字片犹如蒲公英的花托，

随着光字片的人从这里出发，像种子向外

飘散。随着周志刚，我们来到了四川三线

建设前线的起伏大山中；随着周秉义，我

们看到了生产建设兵团的雪山农场；随着

周蓉，我们见到了贵州的青绿山水；随着

骆士宾和水自流，我们见证了深圳的迅速

崛起。多样化的空间通过人物关系的牵

连为电视剧构造了一个蒲公英般的辐射

与漂移状的故事世界，强化了电视剧容纳

社会历史的能量级。从北方到南方的对

角线既画出了剧中人物的种种命运，也画

出了国家发展的变奏曲线和强弱声调。

但最后，这些从光字片飘散在外的人们又

都回到了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去见证光

字片的消失——这既是光字片老百姓几

代人的期盼，也是以郝省长与周秉义两代

共产党干部为代表的党和政府对百姓美

好生活庄严承诺的兑现。

《人世间》中的世界当然并不全然和

谐美丽，也充斥着各种矛盾冲突、思想困

惑和人性复杂，但难得的是这个世界中

的人们始终没有丧失对美好生活的执着

向往、竭力追求和相互扶持，从而让这一

方人世间成为值得留恋的有情天地。

以周家人为核心传达出
《人世间》的良善真义

《人世间》放弃了传奇性，以身边人

的视角来描写人物传情达义，塑造了可

信、可爱、可亲的平凡人形象。

周父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这

让他骄傲，在三线建设工作的几十年里

与家庭聚少离多也无怨言。他有中国式

家长的独断和望子成龙的期待，但绝非

封建家长。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判断人的

最高标准就是“好人”。因此，当他确认

了冯化成和郑娟是“好人”时，便与女儿、

儿子冰释前嫌。

在做一个“好人”的前提下，周家三

兄妹的性格人生各有色彩。哥哥秉义具

有传统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和共产党员为

人民服务的理想情怀。在面临改变命运

的历史机会时他选择了对爱情的忠诚；

在面对自己家和岳父家之间的冲突时他

选择了理解；在面对军工厂改革时他选

择了迎难而上；在面对汹汹舆情时他选

择了隐忍；最后他主动请命回到吉春完

成了光字片的改造，实现了岳父和自己

的理想。他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干部，

但并非六亲不认的螺丝钉。从政治人格

上看，他从岳父那里受教固然颇多，但不

如说他更像曲书记。姐姐周蓉则明显具

有浪漫主义色彩。无论是年少时与北京

诗人通信恋爱，还是不告而别在贵州与

冯化成结婚，又抑或是毅然与冯化成离

婚与蔡晓光再婚等，都清晰地展现了她

个性中的决然不羁与爱自由。弟弟秉昆

具有他这个阶层常见的同情、宽容和智

慧，更鲜明地体现了平民阶层的精神价

值。面对陷入绝境的郑娟一家，他从同

情帮助中萌发了爱情的火苗越烧越旺，

即使面对全家的反对也义无反顾地要与

郑娟结婚。他没有哥哥姐姐那样有本

事，但他守住光字片的两间老屋照顾了

妈妈也成了兄弟伙的主心骨，之后又通

过开饭馆开书店买房子获得了成功，也

获得了父亲的肯定。这个“老疙瘩”看似

愚笨，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娃养，还为

此失手伤人入狱十几年，但这就是一个

普通人对做一个“好人”守护自己家庭的

朴素信仰。

郑娟也是创作者用力刻画的人物。

这个身世凄惨没有工作一辈子照顾家庭

的柔弱女子，却有对爱的不顾死活。当

她认定了秉昆之后，便不管不顾地付

出。但郑娟显然不是刘慧芳，面对孙小

宁对自己唯一拥有的家庭的挑战，她毫

无犹豫地对其进行警告。郑娟用一双手

和一颗心守住了家庭，守住了幸福。所

以周母对她说，自己得的秉昆的“济”其

实是她郑娟的“济”啊。

电视剧还刻画了秉昆的一众小伙

伴，以及老马、曲书记等高级干部。这些

人物各具性格的弧光，也都有自己的价

值和道德底线。即使骆士宾和水自流这

样的人物也体现出了时代某个层面的辩

证逻辑，同样具有审美价值，没有绝对的

“坏人”。他们都在历史洪流中努力向

前，为自己为家庭，也为城市为国家。他

们身上的良善坚韧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

身上最可宝贵的真义，也是我们这个民

族和国家能稳步向前最坚实的根基。

叙事速度和重场戏的
精心配置形成《人世
间》的靶向共情

《人世间》以无处不在的细节真实为

故事的艺术真实铺就了底色，但更值得

讨论的是，电视剧通过叙事速度和重场

戏的精心配置极大增强了电视剧的艺术

吸引力。

电视剧在50年里有意识地选择一

些节点展开，如1969、1971、1973、1976、

1978、1980、1984、1988等，通过压缩和

延展形成叙事速度的交错，同时也设计

了大量的重场戏与之相呼应。电视剧开

始的家人分别、枪毙犯人等就先声夺

人。其后周父贵州见周蓉、回家见郑娟、

周母苏醒等段落也感动无数观众。其中

周家1980年过春节尤为精彩，堪称中国

电视剧的华彩乐章。该段落短短七八天

的故事却用5集时长进行描写。一方面

是秉义岳父母在与周家相见的问题上一

波三折。岳父母心机深沉的各种考量，

秉义和冬梅两人夹在中间的无奈，省长

突然生病秘书将茶叶送回导致的误会加

深，周家的骄傲与失落，冬梅与母亲的公

开冲突，秉昆和秉义、父亲的冲撞，秉义

和冬梅开诚布公的讨论等，电视剧都细

密地加以表现，将一个平民家庭与高干

家庭之间因姻亲关系带来的立场价值冲

突与情感动荡展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

面是周父带领一家人外出拜年的众生

相。周父因儿子女儿考上北大的骄傲与

炫耀之意，秉昆与郑娟的尴尬之情，邻里

的羡慕嫉妒之言，人物的种种小心思微

表情都通过镜头的捕捉和演员精彩的表

演呈现在观众眼前，激发观众的日常经

验与之共鸣，让人拍案叫绝。这一场戏

不但充分展开了人物关系及情感反馈，

集中了戏剧冲突，也鲜明地呈现了电视

剧的价值取向：秉义和冬梅，周家与郝家

反因此多了一分相互理解，而秉昆与父

亲、秉义则生了罅隙，从而推动电视剧情

节和人物继续发展。

这种通过叙事速度调控叙事表达，

不断造成精彩段落的艺术手段是非常高

妙的，需要大胆的艺术构思和娴熟的影

像叙事技巧，当然也少不了演员高质量

的表演。也正因为如此，《人世间》在对

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表达中才韵味深长，

极富情感张力和价值感染力，也就能避

免观众的“倍速观看”。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
授、副院长）

人世间浩荡的是情义无限

张斌

《人世间》中的主要人

物周家三兄妹，性格人生

各有色彩。姐姐周蓉（宋
佳饰演，左图）具有浪漫主
义色彩；弟弟秉昆（雷佳音
饰演，中图）具有他静个阶
层常见的同情、宽容和智

慧，更鲜明地体现了平民

阶层的精神价值；哥哥秉

义（辛柏青饰演，右图）具
有传统知识分子齐家治国

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

理想情怀。

文类共融：
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新变易烊千玺：平凡的幸运

静安宾馆：艺术流派融汇
所投射出的建筑与场所记忆

影펰《静个즱쫖늻첫샤뺲》报놨

他成为中国第一个00后“百亿票房”演员


